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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卫民的“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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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在想一
个问题：这个故事应该怎么讲。
　　卫民的人生如果概括起来，很容
易写成“从弃儿到工程师”的逆袭。
但仔细想想，真正让人动容的，或许不
是“逆袭”本身。真正有意思的是另一
件事：他在找人。
　　他在找二十多年前那个给他选生日、
给他买录音机、过年接他回家吃年夜饭的
阿姨；他在找那个周末骑自行车接他去家
里、带他去学拉二胡、送别时在火车站含
着泪的李老师 ；他在找那个把他背在背
上、给他做饭吃的姐姐。
　　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不是
为了证明自己“成功了”，而是为了说一声
谢谢。一条毛巾，从南宁带到美国，从九岁
留到三十多岁，跨过太平洋，又带回中国。
卫民在找的不只是人，他找的是一段没有断
过的来路。
　　卫民在自己家门口种了一棵桂花树。桂花
是桂林的市花。他说花开的时候，香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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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44 年年，，卫卫民民第第一一次次重重返返桂桂林林。。 卫卫民民在在美美国国家家门门口口种种下下一一棵棵桂桂花花树树。。

卫卫民民与与养养父父母母合合照照（（22002233 年年））。。

     22002244 年年，，卫卫民民第第一一次次返返回回南南宁宁与与李李老老师师相相聚聚。。

他成了他心中的父亲

　　卫民要找的第二个人是李老师——— 也是三个人中，他唯
一已经找到的。
　　由于学习的需要，卫民转去了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并在南
宁学习盲文。也是在南宁，他遇到了李老师。李老师是广西
大学的教师，也来自桂林。
　　据李老师回忆，他初次见到卫民时只觉得是一个
普通的盲人孩子，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当得知这
个孩子是桂林老乡时，他的心里便多出
了一分亲近。此后每到周末，李老师
便骑单车到福利院把卫民接出来，带
他去广西大学转转或者去街上玩一玩。
“他想去哪玩我就会带他去哪里。”
　　那时，李老师经常带卫民去吃桂林米
粉，卫民看不见，吃米粉时经常把配菜和粉掉
得到处都是，李老师就在他嘴边垫了一条毛巾。
　　李老师还曾带卫民去广西医科大学的附属医
院找眼科主任检查眼睛，看看还有没有治疗的希望。
可惜医生在检查后发现，卫民的视力已经毫无恢复可
能。“检查时，医生往他眼睛里点了些凉的东西，卫民紧张
地抓住我的手，我就安慰他说不怕不怕，不是想给你做手
术，只是给你做一些检查。”李老师回忆道。
　　得知卫民喜欢音乐，李老师当时还带他去见了教二胡的专
业老师梅明恩，希望音乐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我当时想
着，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依靠信赖的人可能就是我了，所以
我总是不由自主觉得应该为他多做一些事。”李老师说。
　　 2004 年，在与李老师相识一年多后，卫民被收养，要前往美
国。离开前，李老师坚持送他到火车站，把他安顿在座位上。那一
刻，两人都明白，这一别或许再难相见。卫民说：“李老师给我的那
条毛巾，我一直带在身边。”
　　到美国后，卫民失去了和李老师的联系。直到几年前，他通过
一位朋友找到了李老师的微信号。通过好友申请的那一刻，他立
刻拨通视频电话。“隔着屏幕再次与李老师相遇，就好像又回到九
岁的时候，我又重新感受到了那份温暖和亲切。”
　　 2024 年，卫民时隔二十年第一次回到中国，也终于在南宁
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李老师。两人见面时，卫民从包里拿出那条
已经泛黄的旧毛巾：“李老师你还记得这个毛巾吗？当年我吃米
粉，你就用这个毛巾给我接住。”那一次，他们在广西大学食堂吃
了卫民喜欢的螺蛳粉和桂林米粉。
　　 2025 年，卫民再次回国，请李老师和家人去海鲜餐馆吃饭。
“这点心意远远不够，但至少让我心里觉得欣慰。”卫民说，“在我
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成了我的父亲。他是我的英雄。”

找到姐姐是他最大的愿望

　　 2004 年收养卫民的，是一名在桂林市社会福利院做义工的
美国女士。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生活，对一个双目完全失明的孩
子来说，这条路并不容易。好在养父母把卫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
待，在养父母的支持下，卫民进入南阿拉巴马大学学习。他选择了
钢琴表演和航空航天工程两个专业。学习钢琴，意味着要记住每
一个音符和琴键的位置；学习工程，可用的学习资料极少——— 他
使用电脑软件阅读文字资料，将大量图表用特殊打印机打印出
来，通过触摸感知图表的维度。在校期间，他平均每天学习六小
时，睡眠仅有四小时左右，暑假也在上课。他用四年时间读完了学
位，和同学们一起毕业。
　　如今，卫民已在空客公司工作 4年。近两年，卫民多次回到中
国，到过上海、北海，也回到了桂林。他的心中，其实还有一个“最
大的愿望”——— 找到自己的亲生姐姐。在他的记忆中，姐姐是他进
入福利院前唯一能感受到温暖的来源——— 她比他大十岁以上，常
年在外地，但偶尔回家时，会把弟弟背在背上跟他一起玩，给他做
饭吃。
　　他在北海录入了自己的 DNA，警方帮他匹配到一个远房亲
戚，可能属于“桂林市临桂区南边山镇朗联村一个姓石的家族”。
“虽然希望可能比较渺茫，但我不会放弃。”
　　就在前段时间，寻亲出现了新的转机。在社交媒体两位热心
网友的帮助下，卫民联系上了一位疑似亲姐姐的人。加上她微信
的那天清晨，他们通了视频电话。“根据我们各自的描述，我心里
其实已经有 90%确信，她就是我要找的亲人。”
　　为了确认结果，他安排对方去公安局做了 DNA 比对。遗憾
的是，经过近两周的等待，比对并没有准确结果。“虽然不知道为
什么没有准确结论，但我绝对不会放弃。”卫民计划今年 12 月回
中国时，与这位疑似姐姐的人一起去医院做亲缘关系鉴定，争取
拿到一个确切的结果。
　　每次离开中国，他都觉得“像是把心留在了那里”。他在自家
门口种了一棵桂花树——— 因为在广西闻过桂花的味道，他感到很
亲切，也特别喜欢。“每当开花时节，香气十足。”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承诺：从现在开始，每年都要至少回中国
一次。
　　他在找的，是那些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伸手拉住他的人。桂林
的那位阿姨、南宁的李老师，还有那个把他背在背上的姐姐。寻亲
的路或许注定要经历波折，但他依然心怀希望。


